
生活（小说 ）
天廊

“ 你把楼下 的 车子扛上来。”
“ 我 不扛。”
“ 你扛上来。”

“你的 车 子 ，你骑 ，你 自 己扛。”
“ 你……我扛。”

他们象一对野 山 羊 ，大眼瞪小
眼，互相瞅 了一阵子 ，之后 ，妻 子
下楼去扛车 子 了 。她爬上 四楼 ，气
喘吁吁 ，脸色惨 白 。车 子从肩上滑
下来。“你还算个男 人呢，”她说 。

“ 哼 ，”丈夫鼻子 里 响了 一下 。
他正 在专心摆弄一 只美 丽的鸟 。

当晚他们又吵了 一架 ：妻子 往
杯子 倒 水 时 胳 膊 肘 撞 了 一 下 鸟 笼
子，丈夫很恼怒 ，摔碎 了热水瓶 ，
妻子随即 也打碎 了手 中 的喝水杯 。
夜深 ，各人睡各人的 。

他们 本来过得好好的 ，就因为
那么一点点小事吵开了头 。那天 ，丈
夫仍要吃扯面 ，他说扯面耐饥 ，在工
地连 续 干 几个小时也不饿 。妻 子 却
想换 口 味吃米 饭 ，她从 商 店 下班 后
买了 一斤后 臀 肉 和 一 斤 半 排骨 ，青
笋炒 肉丝 、烧排骨配吃米饭正相趁 。
他们 因 此 都红 了 脸 ，就这样 吵开 了
头。那时 ，他们谁 也没意 识到 ，一 旦
炒开 了头 ，结 果会有多么糟 。

此后 ，他们便经常吵 。虽然两

人都不愿吵 。吵架使他们吵上 了瘾 ，
就象饭中少不得盐和醋一样 。

入夜 ，从建筑工地传来 吊 车在临
时铁轨上运行的声音 。他们没有开灯 ，
一个躺在床上 ，一个窝在沙发上 。他们
都感到委屈 ，又有说不 出 的痛苦 ，觉得
这样 的 家庭 、这样 的 日 子 过不 下 去 。
可是他们又清楚 ，他们还得过下去 。

第二天 ，丈夫 一 早就出 去 了 ，中
午没有 回 来 。妻子 午饭一个人做 ，一
个人吃 ，做得愉快 ，吃得舒服 。吃完 ，
她上床午 睡 。

两点 ，她被一种声音惊醒 。那声
音很怪 ，使人直打哆嗦 。她看看表 ，
两点了 。她朝窗 户望了 一眼 。窗外 ，
建筑 工地上空 弥漫着一 团 尘雾 。她就
到窗前来 。她觉得她凝在了那儿 ，她
觉得她没有什么感觉 。报时钟敲响三
下，她想 ：她该上班了 。但她仍然站
在窗前 ，凝视那 团尘雾 。

四点 二十分 ，丈夫回来了 。他回
来了 。他竟然回来了 。他浑身血污 ，
泪流满面 。

“ 啊 嘿 嘿 ，啊 嘿 嘿 嘿 嘿 ，出
事故 了 ，啊 嘿 嘿嘿 ，我没 有 死 ，
只伤 了 皮 ，啊嘿嘿嘿嘿……”

妻子 目 不转睛地看着丈
夫。她突然 “哇”地叫 了一
声，象起飞的 鸟那样扑向 前
去，把丈夫抱住 。他们双双
哭着 ，抱作一 团 。

他们一直抱到太阳落 下
去还没有分开 。

复活 的 爱
胡岩

爱已 死去 ——在 六 月

鲜花 伴着 嘻 笑 的 季 节 。

燃烧 的 太 阳

被冰 雹 击 落 了 ……

流逝 的 时 光 ，充 满 着 记忆 ：

十八个年 头 已 成过 去 。

重逢 在 失 落 初 恋 的 湖畔 ，

“ 你依 旧 是 你”。

她送 他

一只 色 彩 绚 丽 的 小 风 车 儿 ，

一双 风轮绕 着 一 个轴心 ；

他送她 ，

一只 精 巧 的 工

艺小 船 ，

她仔细 地缀上

胸前……

周
矢

本
版
编
辑

赵
国
明

刊
头
设
计

西岳太华 （国 画 ）万 高 稳

相
识
在
密
林

（
散
文）

　
徐
慧
屏

我们相识在远 山 密林 ，你欢快地称我牧鹿姑
娘。你采下一片片绿色的树叶子作诗笺 ，热情地
投寄给 “世界编辑部”渴望发表 。我放牧快乐 的
小鹿 ，也放飞洁 白 的鸽子 。

我称 你 为 “猎 人 ”你 颔 颔 首 ，并 不
否认 。你魁梧的身躯象树 ！象什么树呢 ，我说不
清。

我极爱赏花 ，采花编织花环 ，编织花的诗篇 ！
兰花 ，淡蓝而幽香；“山谷间 、丛林中遍地生长 ，
不娇妍斗奇 ，只知默默送幽香。”杜鹃 ，在春寒
料峭的 山 涧 ，似火焰 ，燃起希望之光 。

你挚爱淡蓝的 山 溪 ，热爱溪 中洁 白 的卧石 。
仰躺在那大石头上手捧唐诗宋词浅唱低吟 ，或听
溪流潺潺 ，看蓝天 白 云悠悠 ，想海阔天空 的柔柔
的心事 ，那是大 自 然慷慨的恩赐 ，人生难得的享

受。

在唱 出 “遍地鲜花分外香 ”的 情歌后 ，你又写 出 了 “杜
鹃赞”的诗篇 ，你痴恋上杜鹃 ，渴望她火红 的 身 姿映红你寂
寞的小屋 ，渴望她纯情的种子洒落在你故 乡 的家园 。

我徜徉于 鸟语花香 的丛林 ，拜读一丛丛有名花 ，一簇簇
无名花的 芳踪 ，不知不觉间 ，却走上一条 曲径通幽 的小路 ，
忽然发现那小路尽头 ，一棵青松巍然屹立 ，我欢快地跑过去 ，
抚摸着一 圈 圈 岁 月 老人留下的辙痕 ，记录下大森林的情话绵
绵。

忽一 日 ，你说 ，这花 ，象一个人 ，一个令你思恋的女子 ！
那样朴素 ，那样高雅 ，那样充满追求和韧性 。

苍山 如海 ，松涛阵阵 ，那是森林遥远而又 亲近 的 回声么？！
山林也为之欢块地舞之蹈之起来……

雨思（散文） 韩勋

打从去
年入 冬 算
起，老天爷
就没下过一

场够意思的雪 ，大家都
在埋怨老天爷了 。

老天 自 有老主意 。
老天是三 月 五号把雨送
来的 ，六号下了一天 。
七号上 午 ，我去车间取
报表 ，风雨依旧 。我没
有打伞 ，全身裸露在春
雨之下 。趁着 雨兴 ，我
踅进质检大楼 前花坛的
小路 ，雨水还没来得及
给花坛抹上新绿 。月 季
枝尖刚 冒 出 紫色嫩芽 ，

干枝梅遍身红 星 点点 ，
那卓 而 不 群 的 玉 兰 树
上，土色的花苞也才绽
开一条条 白 色的缝隙 。

只在花坛里盘桓一
小会儿 ，雨水 已顺着头
发流下来 ，不得 已转身
往出走 ，冷不丁发现花
坛那一边有一片嫩绿 ，
一块塑料标语板 ，绿底
黄字：“全厂动员起来 ，
为实现产值一亿利润六
百万而奋斗！”令人难
堪的六百万 ！我们厂历
来是 省 上 利 税 大 户 ，
但去 年 利 润 竟 跌 到 使
人难 以 置 信 的 四 十 七
块钱 。生 产 管理 不 善 ，
企业 缺 乏 生 机……。
今年 头 两 个 月 仍 亏 损
一百 七 十 万 ，距 离 标
语板 上 的 数 字 越 来 越
远。厂 里 的 春 天 在 哪
儿？

一念 至 此 ，身 上
突然 感 到 一 股 凉 意 。
欲仰 望 长 天 ，唯 觉 雨
针刺 面 ，睁不开 眼 。

从车 间 返 回 办 公
楼。听 得 会 议 室 传 出

一阵掌声 ，贴着 门缝细
听片刻 ，才 明 白 这里举
行十二车 间 与厂 部签定
承包合同大会 。里边传
出厂长的 声音：“……
据估算 ，三 月 还可能要
亏损 ，咱们厂 已经到了
生死 存 亡 的 关 口 。严
峻的 现实 给我们指 出 ，
改变 管 理 混 乱 状 况 ，
必须划小搞活 ，请老包
进车 间 。十二车 间作为
第一个承包的生产单位
……”

回到办 公室坐下 ，
心潮难平 。对我厂二十
三万平方米干 涸的 土地
而言 ，把承包比作春雨
怎么谈都不算浪漫 。可
是，春 雨带来丰收的希
望，却绝不是丰收的保
证。承包预示厂子有 了
春意 ，这初春 的喜雨能
否化为绿树的海洋 、能
否迎 来 果 实 硕 美 的 金
秋？三千五百名园丁才
刚刚迈 出 了第一步啊 。

但毕竟 ，春雨 下来
了。窗外雨还在下 。麦
子该返青了吧 ？

出门 证

（ 散文 ）

潘忠 文

我每 天 站 在 厂 门
口，认真地查看上班工
人的 工作证 ；收验在工
作时间里或因公 、或因
私事而需要 出 门 的人的
出门的证件 。自 从工厂
整顿劳动纪律 以来 ，由
于我的 认真态度 ，我多次得到领导
的表扬 。

但就在这些持有 出 门证的人 中
间，我注意到一个不胖不瘦 、不高
不低、见人眼含三分笑的持有特别
通行证的女办事 员 ，每天都要 出厂
好几次 。而她的手里总拿着许多待
发的信件 。这一天我轮休 ，上午领
到工资 出厂时 ，我看到那个女办事
员先我一步 出 去了 。

我朝集贸市场走去 。
在一个卖菜的摊位前 ，我又 看

见了 那个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女办事
员，她正细心地挑选着一堆新鲜的
蔬菜 。尔后 ，我看见她把买好的菜
送回家去了 。而我 ，却说不上 当 时
是为什么 ，竟走回到厂 门前徘徊起
来……

（ 请 作者告知地址） 夜（国 画 ）　张朝 翔


